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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记忆政治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在国家记忆政治中，政权
主体通常运用存在于民族意识中的文化历史要素，有针对性地作用于与过去密切

相关的认知和象征等。在俄罗斯，国家利用东正教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针
对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等的特殊诠释。东正教会作为继国家之后
的第二大记忆政治行为体，在本国的记忆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教育体系和军

队中与国家展开密切合作，通过倡议影响记忆政治决策等。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
会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完成对历史形象和价值观的传递: 第一，将主流政治文化

和思想传递给公民，令公民形成相应的政治价值观、爱国主义情感、对祖国的忠
诚和责任感，并对国家政治环境作出相应反应，即政治社会化; 第二，基于公民

对过去、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统一认知，实现民族—国家认同和公民认
同，凝聚社会，维护社会稳定。
【关 键 词】 俄罗斯 记忆政治 东正教 政治社会化 认同
【作者简介】 胡巍葳，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引言: 记忆政治及相关概念

卫国战争是 20 世纪俄罗斯的重要事件，在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具有特殊
意义。从个人层面看，战争在每个家庭的记忆中都留下了痕迹; 从集体记忆层面
看，战争不仅出现在官方的历史公开画面或历史研究中，还深入记忆的基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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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各种回忆形式呈现①。
2020 年，历史记忆问题是俄罗斯社会的热点之一。根据 2019 年俄联邦总统
令，2020 年被定为“纪念与荣誉年”和“保留历史记忆和庆祝 1941 ～ 1945 年伟
大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②。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典型庆祝方式是
“不朽军团”运动，即在反法西斯胜利日 ( 5 月 9 日) 各大城市举行全民 “爱国
主义社会大游行活动”。“不朽军团”首创者的本意为，通过民间自发群众游行
的方式保存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个人记忆。2000 年后 “不朽军团”由与战争相
关的社会倡议转变为国家重视的政治活动。对内，“不朽军团”活动不仅是对俄
罗斯先辈英雄的追思，更是对民族团结和大无畏精神的传承; 对外，通过彰显凝

聚力和民族自豪感锻造大国软实力，借助国际文化传播活动，改善国际形象③。
可见，“纪念与荣誉年”和“不朽军团”运动获得了象征性外化，被国家转化为
具有政治意义的资源。
针对历史记忆问题，俄罗斯学术研究和政治话语中常使用这几种概念: “记忆

政治” ( политика памяти) 、“历史政治” (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历史记忆”
(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过去的政治赋予”(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исвоение прошлого)
和“纪念政治” ( мемор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等。这些概念的含义彼此类似，却又
不完全相同。2000 ～ 2009 年，“记忆政治”与“历史政治”概念在政治学中获得
广泛运用，用于描述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方法。与此同时，伴
随着两种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高频出现，其应用界限日益模糊，引发激烈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概念是同义词，可互相代替。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
政治”比“记忆政治”内容宽泛，不仅包括为后人保存 “记忆地点”，而且涵盖
对世界完整历史画面的设计构建。第三种观点认为，“记忆政治”具有更加广泛
的社会基础，依靠的是社会的“过去的形象”，而“历史政治”是针对历史的官
方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记忆政治”是对过去形象的 “软”塑造，“历史政
治”作为“侵略性”的政治技术，是国家 “改写”历史和将自身对过去的评价
附加给社会的一种企图。“历史政治”为提出政治或经济要求而寻找依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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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事实、遮掩事实和故意歪曲对历史事件的解释; “历史政治更帖近现实政治，
与记忆政治相比更加短暂迅速”①。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将 “历史政治”单一理
解成为政治现实而对历史的改写，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系统的观点来对待②。
而“记忆政治”有别于“历史政治”，涉及的不仅是具体历史事实及其评价，还
有对过去的总体态度，可以说是“过去”本身在民族自觉结构中的地位。因此，
“记忆政治”的关键在于，通过被赋予情感色彩的历史认识累加形成过去的整体
性形象，在此基础上产生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运用“记忆政治”这一表述展开分析，它包括有关过去的公众战略的

所有领域，即观念领域、纪念实践和历史教育③。“记忆政治是体现特定过去形
象的有明确目的的活动，这种形象为政治背景所急需，通过各种语言 ( 政客的话

语和历史课本) 和视觉 ( 纪念像、国家象征) 实践来完成”④; “记忆政治是一种
手段和方法，当局借助于这些手段和方法，运用国家的行政和财政资源对历史事

件给予特定的和主导性的诠释。”⑤ 此外，上述相似概念中的 “历史记忆”一般
被理解为大众对过去的认知支点，对过去关键事件和人物形象最基本的记忆，这

些形象存在于积极记忆中 ( 无需刻意铭记) ⑥; “过去的政治赋予”和 “纪念政
治”在多数研究者视域下，或类似于 “记忆政治”，或类似于 “历史政治”。
当前俄罗斯的记忆政治研究通常关注国家及与国家相关联的制度在记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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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及实施战略中的作用①。国家、国家首脑、负责执行记忆政策的国家机构和
代表机构等，是俄罗斯记忆政治实施的主要行为体。目前，俄罗斯没有国家拨款
的专门机构 ( 一些国家有类似的机构，如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
来直接负责国家记忆政治的形成与实施，主要在俄联邦文化和教育部在文化和教

育政策框架下，开展国家记忆政治相关活动。同时，2012 年根据俄总统令创建
的由时任文化部长 В. Р. 梅津斯基担任主席、下设数百个志愿爱国团体的军史协
会 (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负责“协助俄罗斯国家机构制定和实施
军史活动领域的国家政策”②。
此外，在实施记忆政治时，国家制度往往动用非政治行为体的资源，用来协

助记忆政治部分战略和项目的完成。因此，俄罗斯当局将目光投向了宗教组织资
源。作为东正教制度化组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经常充当
国家关于宗教组织相关规定的制定者。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要
活动围绕教堂的恢复、宗教节日的组织和宗教生活方式的普及等而展开; 进入
21 世纪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加强，明显体现在作为记忆政
治行为体的突出地位上。目前，东正教会是除国家外在规模和影响上居第二位的
记忆政治行为体。
因此，本文针对俄罗斯记忆政治实施研究的着力点有二: 一是 2000 年后俄

罗斯东正教会与教育及军队之间相互作用日益增强，东正教会成为国家政治社会

化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行为体。在上述领域政教密切合作，共同直接完成俄罗斯
记忆政治任务。二是俄罗斯国家对东正教象征性资源的运用，具体体现在国家象
征、国家节日与纪念日以及纪念像等融入东正教元素。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或
是被动接纳，或是积极倡导参与。下文从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军队和象征空间三
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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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体系和军队建设中的东正教元素

( 一) 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政教合作

俄罗斯国家将宗教价值观运用于教育体系，同时构建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合作

机制，包括国家记忆政治实施的相关层面。为避免宗教课程关于历史的解释只基
于宗教价值观容易引发社会不满，俄罗斯国家教育体系将宗教教育与文化课程进

行了融合。2006 ～ 2009 年，俄罗斯地方中学普遍开设 “东正教文化基础”“东正
教伦理”“东正教艺术”课程和 “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犹太
教文化基础”及对应的宗教传统伦理或艺术课程。2009 年，俄罗斯实行中学教
育改革，取消了上述课程，将其融入综合课程 “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以
6 个具体课程的形式呈现，其中包括“东正教文化”①。

上述课程内容围绕国家重视的历史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与宗教传统相关，或

强调宗教和宗教活动者在历史事件中的积极作用，例如，战争中的基督徒，俄罗

斯的各民族和各宗教人民的爱国主义等。涉及东正教文化的课程内容主要围绕俄
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相互作用问题的历史解释，东正教主教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事

件转折点的作用等。例如，“东正教文化”教科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多为俄罗斯
东正教会的圣者形象: 弗拉基米尔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伊里亚·穆罗梅
茨和费奥多尔·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等。因此，这些课程可以不通过宗教教义的形
式，而是以历史、伦理和美学相关理念传授的方式，将自身关于俄罗斯历史相关
主题的宗教倾向诠释给学生，即通过教育来传达东正教价值观。

此外，统一历史教科书也是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会关注的焦点。2013 年 2

月，普京提出必须要制定统一的历史教科书。自此，统一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俄
罗斯有关记忆政治的社会讨论的中心。对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认
为，缺乏统一的历史教科书不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增强，因

此，东正教会积极参与了统一教科书的编订②。历史教科书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
传达宗教价值观的又一途径。

36

①
②
戴桂菊: 《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宗教教科书问题: 症结与实质》，载《俄罗斯学刊》2012 年第 3 期。
Единый учеб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жизн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считает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http: / /www. interfax －

religion. ru /? act = news＆div = 56308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针对 “国家”“人权”“爱国主义”等现实
问题，往往拥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因此，受教育者获得的不仅有强调东正教在
俄罗斯文化和国家形成中的人文价值观①，还有俄罗斯东正教会自身的政治价值

观，且这些价值观为国家所认可。受教育者利用上述价值观来审视俄罗斯国家历
史、社会政治和文化主题，从而影响个人的政治文化观和国家向心世界观的形
成。这也正是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通过教育合作所期待达成的记忆政治目标。
此外，国家教育体系与宗教组织在宗教大学的国家鉴定认证、神学纳入专业目录
等方面也存在相互作用，但与记忆政治关联得相对间接。

( 二) 军队中的政教合作

军队是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联合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另一个方向。俄国防部
最先开展与东正教会间的相互合作，于 1994 年通过了军队和教会合作原则联合
声明，之后创建了相互合作协调委员会，同年设立与宗教组织联络的专门军官职

位。1996 年，国防部与东正教会签署合作协议，规定双方在俄军队东正教传统
事务复兴工作中的任务，神职人员可参加针对国家历史和军队纪念日而进行的军

事庆典和仪式②。2003 年，俄空降兵部队与东正教会签署协议，联合组织军人和
神职人员参加军队的圣化仪式: 战旗、武器的圣化，在演习前进行祷告，参加军
事荣誉日庆典，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和在征兵点进行祷告礼拜③。俄罗斯其他军
种兵也与东正教会签署了类似协议，共同组织军事历史和文化等④与记忆政治主

题密切相关的活动。2009 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令使东正教会神职人
员在军队中的活动合法化，随军神职人员设置被恢复。

近年来，俄罗斯军队与东正教会在记忆政治框架下开展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俄

罗斯军队主教堂的落成及开放。2020 年 6 月 14 日，纪念卫国战争、包含众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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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пыт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Пб. : Апостольский город，2005.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http: / / v － pobeda. ru / index. php? option
= com_content＆view = article＆id = 58: 2012 － 01 － 19 － 06 － 25 － 30＆catid = 39: 2012 － 01 － 19 － 05 － 12 －
27＆Itemid = 65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воздушно － десантными войсками 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овью / /Церковный вестник. －М.，2003. －№ 18. http: / /www. tserkov. info /numbers /greetings /? ID =646

Положение 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утв.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6
августа 2004 г. № 1082) /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2004. № 34. Ст.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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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关联的数字元素的俄罗斯军队主教堂①接受俄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圣

化并正式开放。俄罗斯军队主教堂位于莫斯科州库宾卡市军事爱国主义文化休闲公
园——— “爱国者”公园。早在 2018 年 9 月 19 日，基里尔在普京和国防部长谢尔
盖·绍伊古的陪同下为教堂奠基进行了圣化。俄军队主教堂高 75 米，作为卫国战
争胜利 75周年的象征。教堂中央穹顶的底面尺寸为 19. 45 米 ( 1945———卫国战争
胜利年) ，小穹顶的高度为 14. 18米 ( 卫国战争持续天数 1 418 天) 。而教堂选址为
莫斯科州奥金佐沃区也绝非偶然———1941 年 11 月莫斯科保卫战正是在此进行。此
外，在教堂综合体内还开放了陈列博物馆“纪念之路”，长 1 418 步 ( 卫国战争的
天数) ，陈列着 3 300万战争参与者的资料及照片②。

绍伊古在军队主教堂的圣化典礼上表示，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5 周年
而对教堂进行圣化，对于俄罗斯军队和整个俄罗斯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
完全相信，所有即将前来的人都会回忆起过往的功勋，并准备好未来。”③ 需要
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类似活动已有先例: 1812 年 12 月 25 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下令修建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用来庆祝 1812 年俄法战争胜利，感谢救世主基
督“将俄罗斯从失败中拯救出来”，并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俄罗斯人民。

俄罗斯东正教堂能与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紧密相关，离不开东正教会对战争的

宗教阐释: 第一，战争如同善恶交锋。基里尔认为，伟大卫国战争是与邪恶的战
争，邪恶入侵人类生活，侵占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导致了牺牲和悲剧。而东正教
圣徒格奥尔吉是人类历史中邪恶的战胜者④，因此人们为圣徒格奥尔吉进行祷

告，便是对善的期盼，是爱国行为的一种体现。甚至苏联军队的近卫军奖章带，

都源自圣徒格奥尔吉。可见，爱国主义与东正教信仰等量齐观，被俄民众普遍接
纳。第二，战争如同造作罪孽的结果。这种表述包含明显的反苏潜台词，体现于
东正教会修士大司祭基里尔的话语中: “这场伟大的恐怖的卫国战争当然是上帝
准许的结果———因我们对上帝的违背，因我们对上帝律法的道德违背，因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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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俄罗斯军队主教堂的建设费用来自公民和组织的自发捐赠，为此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复活”。捐
赠收入超过 30 亿卢布，其中来自其他国家公民和组织的捐赠为 300 多万卢布，莫斯科———20 亿卢布，莫
斯科州———9. 5 亿卢布。https: / / ria. ru /20200614 /1572909015. html

https: / / ria. ru /20200614 /1572908818. html
https: / /www. vesti. ru /doc. html? id = 3273332
Слово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в Свято － Георгиевском храме на Поклонной горе в день

памяти святого великомученика Георгия Победоносца / /Patriarchia. ru. https: / /bit. ly /2xpX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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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消灭宗教、信仰和教会。”① 此时的战争不仅是对信仰的考验，也是一种福
祉，因为只有这样的考验才能够鼓励人们去复兴信仰。第三，战争如同上帝奇迹
的显现。这种解释将战争与俄罗斯人民特殊使命的认知相结合。基里尔称: “上
帝创造了拯救莫斯科的奇迹，上帝创造了拯救我们的祖国和整个欧洲的奇迹。按
照教会儒略历，圣格奥尔吉节那天结束了军事行为，便是这一奇迹的征兆。这也
说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这场伟大神圣胜利中发挥了特殊作用。”②

俄罗斯国家与东正教会在军队中开展密切合作，除了满足军人的宗教信仰需

求和帮助入伍军人进行心理调适外，重要的目标和任务还在于，通过彰显东正教

会在俄罗斯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对军人开展军事历史和精神道德教育; 运用历史

所传达的特定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和增强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感; 通过 “在军队
中复原世代确认的效力祖国的东正教传统”③，形成军人的公民意识、对国家的
忠诚，提高兵役制度在社会中的威望，为军队的行动提供道德伦理依据。

二 象征空间中的东正教元素

除了教育体系和军队之外，俄罗斯记忆政治针对过去实施公众战略的另一个

方向为，国家运用东正教元素塑造象征空间，这些东正教元素包括东正教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日期等。在这一公众战略实施过程中，或是国家主动直接利
用东正教元素，或是东正教会倡议并积极参与，与国家共同完成记忆政治任务。
“在对历史事件的纪念作为政治进程来审视时，政治进程的结果由记忆行为体们
的彼此作用来决定，包括东正教会在内的这些行为体追求象征资源和有选择性地

利用象征资源共同能发挥的作用。”④

1. 国家象征与东正教元素

民族—国家象征通常能促进公民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苏联解体后，公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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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Я шел с Евангелием и не боялся. . . "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Кирилла ( Павлова ) о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 /Свято － Троицкая Сергиева Лавра. 09. 05. 2019. https: / /bit. ly /39i0ＲUp

Слово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посл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ургии в Свято － Георгиевском
храме на Поклонной горе. 06. 05. 2010. https: / /bit. ly /2Je10xG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юбилейного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 Новгород: Изд － во Братства во имя
св. князя Ад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2000. С. 206 － 207.

Малинова О. Ю. Коммеморация столетия революции ( й ) 1917 года в РФ: Анализ стратегий
ключевых мнемонических акторов /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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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的归属感有待加强，新的国家象征形成问题凸显。拒绝苏联时期的象
征，接纳革命前的象征，同时尝试寻找新的国家象征，致使折中的、结合多种元
素的俄罗斯国家象征体系出现 ( 最典型的例子为俄罗斯国歌) ，其中引入东正教

( 或基督教) 元素是当今俄罗斯国家象征体系的一个特点。
东正教元素出现在这些俄罗斯国家象征中: 国徽、俄联邦 6 个主体的徽章及

旗帜、俄罗斯国家勋章 ( 例如圣格奥尔吉勋章和圣安德烈勋章) 、纸币 ( 俄罗斯
9 种流通纸币中，4 种印有与东正教相关的图像) 、纪念币和邮票等。在俄罗斯的
国徽上，皇冠和金球的上方刻有十字架以及龙被骑士用矛击败而仰面朝上的图

案，符合圣格奥尔吉常胜将军东正教肖像画的基本元素。俄罗斯国家徽章象征体
系中复原东正教历史元素，是俄罗斯官方对帝国历史主题和东正教在国家发展中

作用的特定诠释。俄罗斯东正教会未对国家象征体系的形成施加过影响，也未关
注过国家象征的东正教成分。因此，在俄罗斯国家徽章象征体系中，国家单方面
利用宗教传统的象征潜力，以此形成自身的象征体系。这是国家在尝试创建新的
政治象征，即伊斯兰教部分代表所认为的 “此时的宗教象征失去自身宗教成分，
完全成为国家象征”。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曾尝试将东正教元素应用于国家象征，例如，2006

年 8 月时任俄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转交给总统普京圣伊里亚·穆罗梅茨
的“象征性”宝剑，寄希望于被奉为东正教圣器的宝剑可帮助总统 “确认俄罗
斯的复兴、帮助圣罗斯的精神复兴的同时，统治我们的国家”①。

2. 国家节日与东正教节日、纪念日

( 1) 人民团结日与喀山圣母像教会节。《俄罗斯联邦劳动法》规定的 8 个国
家法定节日中，有 2 个节日与东正教直接相关: 人民团结日 ( День народ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和圣诞节。从 2005 年开始，每年 11 月 4 日被定为俄罗斯国家节
日———人民团结日，而这一天也是喀山圣母像东正教会节日。1612 年，即俄罗
斯“混乱时期”末期，波兰—立陶宛军队从莫斯科被驱逐，在俄罗斯东正教会
媒体的作用下，抵抗外敌入侵成功归结于喀山圣母像的庇护，进而，喀山圣母形

象被塑造为解放莫斯科于外国入侵的象征。因此，喀山圣母像教会节具有象征性
含义，代表“混乱时期”的结束，俄罗斯国家复兴的开启。将这一节日升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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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Патриарх освятил в Муроме символический меч Ильи Муромца в дар президенту Путину 03
августа 2006. http: / /www. pravoslavie. ru /1820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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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节日的倡导者是俄罗斯宗教间委员会 ( Межрелигиозный совет России) ，但
实际上最积极的助推者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俄东正教会认为，人民团结日的意
义在于“保留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和团结俄罗斯社会”①。同时，从 “遗忘政
治” ( политика забвения) 视角来看，人民团结日的设立也别有用意。苏联解体
后，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 ( 11 月 7 日) 被取消②。在两个相邻并具有不同象征的
日子中，在两种价值观体系的矛盾主题中，俄罗斯公开而明确地选择了与东正教

传统紧密相关的节日作为国家节日。
( 2) 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与圣基里尔和圣梅福季日。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

( День славян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культуры，5 月 24 日) ，同时也是为纪念斯拉
夫文字创始人圣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而设立的东正教节日———圣基里尔和圣梅福
季日。根据传说，公元 9 世纪中期希腊传教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曾在东欧传
教。为了斯拉夫民族地区传教活动的顺利开展，二人以希腊字母为原形创建了斯
拉夫教会字母表，成为现代俄语和斯拉夫各国文字的基础。此外，基里尔与梅福
季还将《圣经》等基督教文献译成斯拉夫文。1986 年，作为宗教节日的圣基里
尔和圣梅福季日被恢复，1991 年被正式定为国家节日———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
俄罗斯及其他使用斯拉夫语言的国家、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大量文化和教育项目
来庆祝这一节日，包括举办展览、研讨会、音乐会等文化和宗教活动。俄罗斯国
家电视台对开幕式进行直播。普京认为，基里尔和梅福季创立的基里尔文字对于
斯拉夫各民族和整个世界文明来讲都是无比珍贵的，对欧亚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产

生了重大影响。庆祝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目的在于，在青年人群中强化俄语和俄
罗斯文化的地位。
( 3) 罗斯受洗日。2008 年 6 月，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会议向俄总统梅德韦

杰夫提出建议: 在国内设立纪念弗拉基米尔大公 ( 公元 988 年接受东正教) 的国
家节日③，将 7 月 28 日 “罗斯受洗日”列为全国性节日。俄总统对东正教会的
这一倡议予以支持，于 2010 年 6 月 1 日签署命令，将 7 月 28 日定为全国性节日。
2014 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联邦，罗斯受洗日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根据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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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урнал № 97 заседания Священного синод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состоявшегося 27
дек. 2005 г. http: / /www. patriarchia. ru /db / text /73914. html
详见马强: 《俄罗斯民族国家日历: 从“十月革命节”到“人民团结日”》，http: / /www. fx361.

com /page /2017 /1228 /2614209. shtml
Послание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Алексия от имени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резидент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 А. Медведеву. http: / /www. patriarchia. ru /db / text /428844. html



专题研究

教会传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赫尔松 ( 现在的克森尼索，乌克兰克里米亚半

岛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城市) 受洗，因此，该城市成为罗斯受洗日组织和庆祝活

动的主要平台，以强调弗拉基米尔在此受洗对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意义。对此，普
京在俄联邦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年度咨文中表示，赫尔松对于俄罗斯具有 “巨大的
文明意义和神圣意义”①。

从俄罗斯国家的角度看，上述东正教节日、纪念日背后的历史事件对构建公
民认同具有特殊作用。因此，这些东正教节日、纪念日列为国家节日后，可以成
为俄国家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元素。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角度，倡议国家将东正教
节日、纪念日列为新的国家节日，是东正教会向社会注入与东正教传统有关的价
值观及立场的途径，由此形成与国家记忆政治相关的建议，通过俄罗斯宗教间委

员会、俄罗斯人民大会 (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собор，是东正教会、社会和国家之
间的交往平台) 和大牧首文化委员会 ( Патриарший совет по культуре) ② 等
“发声制度”来表达，之后由国家具体贯彻到生活中去。

当然，也不是所有俄罗斯的宗教节日或与宗教相关的节日、纪念日都具有记
忆政治意义，例如，复活节和圣诞节。复活节虽不是俄罗斯国家节日，但俄中央
频道每年对复活节礼拜同圣诞节一样进行直播，并且该节日的庆祝活动通常有国

家政治精英代表参加。这一宗教节日对于俄罗斯国家的象征意义接近圣诞节，是
俄罗斯国家宗教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要构成。但是，对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庆祝未
必算是俄罗斯实施记忆政治的途径。此外，与东正教传统有关的国家纪念日塔季
扬娜日 ( 大学生的节日) ，用于纪念早期基督教殉教者塔季扬娜，也暂未体现出

作为记忆政治工具的动员潜力。

3. 公共纪念像与东正教历史人物

在俄罗斯，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组织 ( 军史协会、斯拉夫文字和文化
基金会等) 和个人的倡议，可以为俄东正教会大牧首、圣者和苦行者修建纪念
像。例如，根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倡议，2013 年 5 月 25 日于莫斯科揭幕第二任
东正教会大牧首、教会社会活动家格尔莫根 ( Гермоген，1530 ～ 1612 年)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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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Путин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 / /kremlin. ru /events /president /
news /47173
从 2010 年开始，大牧首文化委员会举办了大量与历史主题相关的见面会和展览，积极参与斯拉夫

文字和文化日的筹备。该委员会参与的与记忆政治有关的最具规模的项目为，在俄联邦各地区创建历史公
园多媒体系统“俄罗斯———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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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格尔莫根于 17 世纪初俄国“混乱时期”号召俄全民起义反对波兰干涉，而
被视作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信仰的捍卫者。

2016 年 11 月 4 日人民团结日，根据俄罗斯军史协会和莫斯科市政府的倡议，
圣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像于莫斯科揭幕。纪念像选址通过军史协会网站和 “积极
公民”网站投票产生。纪念像总价值约 1. 5 亿卢布，建造款来自民众捐赠和军史
协会的资金。俄总统普京在揭幕仪式上表示: “该纪念像的揭幕对于莫斯科市、
对于全国、对于所有俄罗斯同胞都是重要事件。揭幕在人民团结日、在首都的中
心、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墙边、在俄罗斯的心脏举行，具有象征意义。新的纪念像
是对我们杰出先辈的敬重，是对圣者、国务活动家及军人、俄罗斯国家的精神创
建者的敬重。”① 俄东正教会大牧首对纪念像进行圣化并发表讲话，俄所有大型
宗教组织领袖参加了揭幕典礼。
除上述纪念像外，俄军史协会还倡议为小雅罗斯拉夫韦茨区的随军神职人

员、利佩茨克州的修士阿丰斯基、梁赞的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坦波夫的圣者
卢卡等纪念像揭幕。在记忆政治背景下，这些纪念像的揭幕具有全俄意义，通过
特定的纪念实践宣传普及过去的形象，利用东正教象征资源积极构建有关过去的

观点。

结 语

综上所述，在非政治行为体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参与下，俄罗斯国家记忆政治

的实施方式为: 第一，国家与东正教会在教育体系和军队中开展密切合作; 第

二，国家运用东正教元素独立打造或结合东正教会的倡议及参与共同打造国家象

征空间。俄罗斯国家希望通过与东正教会的相互作用，在社会中形成爱国主义、
强国主义和传统主义等政治文化要素，从而促进当前俄罗斯国家记忆政治主要目

标的实现: 将国家主导政治文化和思想传递给公民，令公民形成相应的政治价值

观、爱国主义情感、对祖国的忠诚和责任感，实现民族—国家认同和公民认同，
凝聚社会、维护社会稳定。
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所以具有记忆政治的参与权，按照教会自身的解释，主

要根据在于: 人与国家之间、教会与国家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原则的根基都在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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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具体而言，是教会诠释之下的传统，因为“俄罗斯绝大多数人是历史上源自
国家宗教—文化传统的价值观的拥护者”①。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有权 “认同
宗教世界观作为社会重要行为的合法性依据 ( 包括国家行为) ”②。在上述活动
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向社会传递宗教价值观的同时，针对记忆政治内容，结合国

家的政治社会化动因，通过积极传递与过去相关的官方和半官方的价值观来补充

和丰富国家传达的内容，并构建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相应话语。
目前，俄罗斯记忆政治实施的现状是: 国家借助东正教会的资源实现政治社

会化，东正教会同时传达自身的价值观。但是，俄罗斯的政教关系规范化不足，
政教利益平衡很容易因其中任意一方而被破坏，因此，目前形成的局面并不稳

定。二者在俄罗斯记忆政治领域的合作能否顺利进行，既取决于国家领导者的政
治意愿，也受东正教会社会参与愿望的影响。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14 条
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不得被规定为国教或必须服从的宗教。
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并在法律面前平等”。那么，俄罗斯国家与作为非国家制度
和非政治制度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在国家政治社会化和有关过去的价值观宣

传上如此深入地相互作用，如何不违背宪法原则? 世俗性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等

概念的法律不确定性和解释矛盾性，令国家在利用宗教组织的资源来解读历史、
延续政治文化时，处于特定的“风险地带”，而此时国家却无法提供就类似活动
有说服力的道德法律根据。因此，对待俄罗斯记忆政治无论是行为主体还是实施
内容，都应以动态化的观点来审视，同时兼顾国际局势，基于过去，放眼未来。
正如普京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在全俄视频公开课 《记得———即为知晓》中所说:
“保存记忆，绝对是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任务，依靠这种记忆和我们国家的英
勇历史，勇敢地走向未来。我们不应当驻足于过去，应该在过去的基础上为自己
创造前行的起点。全部意义正在于此。”③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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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рилл，митрополит.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законов，оскорбляющих и возмущающих 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чувство человека / /Церковь и время. 200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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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geopolitics，but also guaranteed th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after independence. The Budapest Memorandum in 1994 enabled Ukraine to
renounce nuclear weapons and join the Treaty on the Non －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a non － nuclear country. The“Kharkiv Pact”in 2010 once promoted the
settlement of the issue of the Black Sea fleet and bases between Ukraine and Ｒussia，
but it was abolished after Ｒussia merged with Crimea in 2014. These three major
documents are the key legal basis for Ukraine’s independence and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Ｒussia and Ukraine，and thus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krainian issue was an aftershock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empire.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of Ukraine and the
imperial thinking of Ｒussia were the main ideological reason for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desire of Ukrainian people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path should be respected.

Key Words: Ukraine，Ukraine －Ｒussia Ｒelations，“Belovezha Accords”，“Kharkiv
Pact”，“Budapest Memorandum”

Ｒussia’s Memory Politics: The Ｒole and Influence of Ｒeligion Hu Weiwei
Memory politics is indispensable in any country. Normally，the political power of a

country uses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o act on the
cognition and symbol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past. In Ｒussia，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world views of Orthodox are used to makespecial interpretation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figures and phenomena. As the second largest actor after the state
concerning memory politics，the Orthodox Chur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Ｒussia: It
cooperates closely with the state in th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system，and influences
the decision making of memory politics through initiatives. Together with the Orthodox
Church，the Ｒussian state makes the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images and values.
Firstly，it delivers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culture and ideas to citizens，thereby letting
citizens form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values， patriotism as well as loyal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therland. Secondly，based on the unified cognition of citizens on
the historical identity，political valu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it consolidate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 identity and thus guarantee social stability.

Key Words: Ｒussia，Memory Politics，Orthodox，Political Socialization，Identity

Poverty Problem in Ｒussia: Status Quo，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Liu Boling

Poverty is an urgent problem in current Ｒussian society. In 2018，President Putin
proposed the goal of halving the number of poor population by 2024，and made it on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tasks and goals before 2024 in a presidential decree issued in
May. At the end of 2018，the Ministry of Social Security and Labor began to implement
the program of reducing poverty in eight pilot regions of the Ｒussian Federation，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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